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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cluster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 by Gereffi, Humphrey 
and Sturgeon, industrial cluster can be upgraded through technology upgrading, process upgrading, 
product upgrading and function upgrading, thus climbing to the ends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t 
pres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y can transfer low-end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to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is strategy also provides space for China’s industrial cluster up-
grading. China can focus on human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develop high value-added 
and high-tech advanced industries, turning the production-manufacturing to the core technology 
research, design and marketing services, brand operation, climbing up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urve 
from lower segment to higher segment, so as to further speed up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cluster. 
At the same tim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lso provides markets for Chinese industrial clusters to 
apply knowledge learned from leading companies (mainly about the process upgrading and product 
upgrading). Especially, industrial park co-operation pattern could further enhance the posi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cluster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which brings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indus-
trial cluster upgrading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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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Gereffi、Humphrey 和Sturgeon等对全球价值链中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产业集群可以通过工艺

和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攀爬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实现升级。而目前在中国产能

过剩，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可以承接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过剩产能，

为中国产业集群升级腾挪出空间，中国产业集群则可以集中人财物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先进产

业，从生产制造环节转向核心技术开发、设计以及营销服务、品牌运作等环节，谋求在全球价值链上从

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从而进一步加快产业集群升级；同时“一带一路”也为中国产业

内集群从领导企业处所学到的知识(主要来自于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应用提供了市场，尤其是通过产业

园合作模式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中国产业集群升级带来战略机遇。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国产业集群升级，全球价值链 

 
 

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系统的飞跃式进步，当今世界经济主体的生产要素流动正在逐渐打破原有的地

理界限，融入全球经济网络，即经济全球化；同时，区域经济在地里空间内更加聚集，区域范围内同一

产业或相似产业领域中各个企业通过水平整合而形成了地方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区域乃至一国

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在一国经济嵌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权力关系和利益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往往面临着发达国家主导企业所导致的“专业化模式”、“锁定”和“路径依赖”

问题(T. Ciarli, 2002)。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成为关注焦点，尤其是目前中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转型期，产业

升级迫在眉睫，与此相应，产业集群升级便成为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

国家战略。“一带一路”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

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

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一带一路”无疑为中国产业集群升级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机遇。本文将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升级理论对此进行分析。 

2. 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升级理论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概述 

2.1.1.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提出 
(1) 价值链。20 世纪 60、70 年代，价值链就被研究人员用于描述矿物出口经济的发展，但这个概念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由波特正式确立[1]。他还对供应过程、原材料加工、市场营销和产品服务等基本

活动以及为完成公司任务所需的辅助活动(战略规划、人力资源、技术开发等)进行了区分。波特此时所指

的价值链仅仅适用于公司内部，针对的是将所有经营活动囊括于一身的垂直一体化公司，这样的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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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企业价值链。而随着国际外包业务的开展，波特在此基础上突破公司的界限，将视角扩展到不同

公司之间的经济交往，用价值体系的概念来对以前的理论进行补充，这一概念与后来出现的全球价值链

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存在共通之处。 
(2) 全球商品链。1994 年，Gereffi 首先提出全球商品链，全球商品链是指聚集在一种商品或者产品

周围的组织之间的系列网络，这些网络把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家庭、企业以及国家相互联系在一起。

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的具体过程或者价值环节可以用节点来表示，这些节点彼此连接而形成了全球商品

链。 
(3) 全球价值链。在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该领域内的研究者最终用全球价值链一词取代全球商品链。

根据 Kaplinsky, Gereffi 和 Humphrey 等一系列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联合国工业组织将全球价

值链的概念定义为，在全球经济体系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

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

理的整个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

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

等增值活动[2]。 

2.1.2. 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范式 
全球价值链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在某一产业整个全球价值链条众多价值环节中，并不是每一

个环节都创造价值，按照各个价值环节增值能力，可以把整个价值链条划分为若干环节或片断。也就是

说，整个价值链条内部具有价值等级体系特征。高附加值的价值环节一般就是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

整个价值链条的全球治理规则也是由这些核心环节所决定的[3]。 
(1) Gereffi 四维度分析。Gereffi 从四个维度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分析[4]。 
第一，投入–产出结构，指将原材料、知识、生产和服务等具有不同价值增值能力的功能环节通过

特定或相关产业相互联系起来的结构。 
第二，空间布局，指一个价值链上活动的空间分布模式，特指这些活动空间聚集或分散的程度以及

它们是否具有地方根植性(如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范围内)。 
第三，治理结构，指存在于价值链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资源在价值链上的分

配和流动方式。 
第四，制度框架。制度框架是指存在于国内和国际的体制背景(如政策法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等)，

这些背景会在各个节点上对价值链产生影响。 
治理结构与全球价值链类型,以及全球价值链上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决定着链上资源分配即

流动方式，最终影响着各主体间的利益分配乃至主体本身的发展前景。而链上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则是

由治理结构决定的。它关系到发展中国家了解市场进入途径、迅速获得生产能力、理解价值链上的收益

分配、得到发达国家购买商的技术援助以及找到制定政策和创新的支点等方面。因此治理这一概念是全

球价值链研究方法的核心。 
(2)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Humphrey 和 Schmitz 则认为治理是价值链上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制度机

制，这些关系和机制对价值链上的活动进行着非市场性质的协调。而协调活动的实现是通过许多参数的

设定和实施进行的，主导企业设定或实施这些参数，其它企业在这些参数的约束下开展活动。这些参数

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何时生产和生产多少。Gereffi, Humphrey 和 Sturgeon 等都根据全球价值链中

行为主体之间协调能力的高低，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主要划分为： 
第一，市场型，即购买者和供应者之间不存在密切的关系，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易完全按照市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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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运作。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和有效的模式，其运行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 
第二，网络型，即价值链上的主体之间彼此合作、互相依赖、有相互补充的能力而不存在控制与被

控制的关系。它又包括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领导型相对于 Humphrey 和 Schmitz 之前的研究，为准

层级型，即这种链上存在着主导公司，由于能力上的差异，它能对链上其它企业实施高度控制； 
第三，科层型(层级型)，这种链存在于垂直一体化公司的内部，表现为母公司控制它的附属公司

(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它以企业制为典型，其运行的核心是管理控制。 
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和科层型分别处于价值链中行为体之间协调能力的最低端和最高端(Gereffi, G., 

1999)。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同属于网络治理模式，是网络模式的进一步细分。从科层型到网络再到

市场，显性协调和权力不对称的程度逐渐减弱。 

2.2. 嵌入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集群升级 

价值链的片断化导致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格局，但是分离出去的各个价值片段

一般都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地方产业集群就成了全球价值链条中的一个从属部分。成熟的产业集

群往往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增强与外部的联系，这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2.2.1. 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产业链的道路 
产业集群通过在全球价值链中由装配到本地生产和来料加工到贴牌生产(OEM)再到自有品牌生产

(OBM)的途径嵌入全球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通过逐步垂直整合产业链上的价值增值环节，从

而实现升级，获得整体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主导企业扮演了原料输入、技术转移和外部知识源提供者

的角色，从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集群的升级。 
具体而言，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低端道路和高端道路 Kaplinsky (2000)。低端道路是以低

劳动力价格、低生产成本、简单技术、高污染、低效率的资源利用为代价获取价值链上的竞争优势，而

高端道路是通过新技术使用、 
产品和工艺流程改进、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来获取竞争优势。以低端道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

如果不向高端转移，最终会陷入贫困化发展。 
另外，全球价值链上的主导厂商为了维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往往会制造各种壁垒阻碍制造厂商集

群进入高附加值环节，因而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会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制造、加工环节，从而链上的

知识流和技术转移受到限制，集群无法进一步升级。 

2.2.2. 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升级的模式 
Humphrey 和 Schmitz 提出了产业集群升级的四种模式[5]： 
(1) 工艺流程升级。工艺流程升级指通过重新组织产品系统或引入高技术，增加投入产出水平； 
(2) 产品升级。产品升级指新产品的研发、采用更复杂的产品线、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提升产品

质量； 
(3) 功能升级。功能升级指接受新功能或放弃旧功能，获取链上的新功能，提高技能。例如，设计和

营销，或放弃现有的低附加值功能。如制造业集群从基本加工到“贴牌生产”，到自行设计制造，再到

自有品牌制造的转换即可视为功能升级； 
(4) 价值链的升级。从某一价值链环节中获得的知识应用于新的领域，或是跨越到一条价值量更高的

价值链。 
Humphrey 和 Schmitz 还进一步将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与产业集群四层次升级模式相结合，用

以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如何升级。产业集群嵌入准层级链，有利于产品升级和工艺流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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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限制了功能升级；集群嵌入市场型价值链后，具有较大的功能升级空间，产品和工艺流程升级也能得

到一定的实现，但是一般只有发达国家的集群才可能嵌入市场型价值链；网络型价值链上主体间是网络

型的互相联系和合作关系，因而嵌入其中的集群可获得各种理想的升级机会，但是与市场型价值链一样，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往往很难嵌入网络型价值链；层级链只存在于垂直整合的大型跨国公司内部，对

于产业集群整体而言，则不存在层级链嵌入方式。 

2.2.3. 发展中国国家产业集群升级对策 
总体而言，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升级表现为向价值链的两端攀升。然而，现实是发展中国家

集群受制于价值链主导企业从而难以获得功能升级的现实。根据 Humphrey 和 Schmitz 的理论，在准层级

链上，功能升级的限制是暂时性的。链上的制造商可以获得新能力、开发新市场，从而改变相对于原先

链上主导企业的相对无权的权力关系。因为建立和维持准层级链的治理关系对于领导企业来说也是成本

高昂的(需要大量的专门投资)。所以，只要集群内的制造商存在战略意图和设备投资、组织安排、人力，

就存在升级的可能性。为此，产业集群要学会把从领导企业处所学到的知识(主要来自于流程升级和产品

升级)应用于其它市场上的制造商，向更小的、关系更加不平等的市场谋求出路，逐渐实现自身从制造商

向购买商的转变，而“一带一路”就为中国产业集群从准层级链向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提供了市场和

可能。第二，集群内的制造商可以进入领导企业所放弃的功能领域。 

3. “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 

在中国产能过剩，产业集群升级，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产业集

群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提供了市场、空间和机遇。“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

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

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

到南太平洋。首先，它涵盖 50 多个国家，44 亿人口，占全球 63%；21 万亿区域经济总量，占全球 29%。

其次，所涉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水平差，具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亚行)
的统计和预测，不考虑一些大型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10~2020 年，东南亚、南亚和大中亚地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分别高达 1.2 万亿美元、2.6 万亿美元和 2.1 万亿美元[6]。这些地区的绝大多数

国家同属于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根据 Gereffi 空间布局理论，按照增值能力的高低排列，那么各地的比较优势也存在着一种严格的等

级体系，全球价值链的价值等级体系与全球各地比较等级体系相匹配的过程就是全球价值链各个价值环

节在全球垂直分离和空间再构的过程。而“一带一路”所涉国家没有中国工业化程度高，在全球价值链

上的等级也落后于中国，因此“一带一路”无疑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产业集群空间再构提供了可能，

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需求无疑将促进国家间产业全球价值链的合作，促进中国产业集群升级。 

3.1. “一带一路”承接中国过剩产能，为国内产业集群升级腾挪空间，中国产业集群则可以集

中人、财、物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先进产业，从而进一步加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

攀爬，获得产业升级 

产业转移的基础是各国或地区之间存在的产业梯度，即由于国家、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

和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形成了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上的相对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表现为发达与次发达、

不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在产业结构层次上形成了明显的阶梯状差异，并按高低不同呈阶梯状排列。即使

在同一价值链条上，各个国家和地区产业集群之间也存在等级体系，而“一带一路”所涵盖国家，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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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发展中阶段，相比于中国来说，工资更低，能源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条件薄弱，大多处在向工

业化迈进的阶段。而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工业的配套体系基本完成、产业链比较完整。恰好中国

过剩产能，大多数属于传统工业产业，如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多晶硅)等，为“一带一

路”国家投资基建，发展工业所需。“一带一路”为中国过剩产业集群提供了市场需求。 
在中国传统产业集群面临劳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产业集群可以将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价值

环节或者低端价值链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可以甩掉相对落后产业的包袱，集中

人力、财力、物力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先进产业[7]，从而进一步加快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一

带一路”国家承接中国产业集群产业转移，以较低的成本引进对自身来说相对先进的产业与技术，从而

以“后发优势”实现产业转移方与被转移方的“双赢”。 

3.2. “一带一路”为产业集群升级带来生机 

3.2.1. “一带一路”为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优势产业集群提供市场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保持较高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可以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相关产业集群进行生产环节或价值链上的联合、协作来扩大产能和市场份额。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拥有

大量优势产业集群，对于中国优势产业集群，一般情况下，它们并不会完全退出原生产地，而是通过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扩建分厂或与其产业集群进行合作。这为我们优势产业集群带来规模经济

效益，增强产业竞争力，并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有利于中国优势产业集群升级，有利于当前中国

经济结构调整。 

3.2.2. “一带一路”产业合作带动中国产业集群升级 
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点轴带动”成为发展模式，即通过核心城市节点，连接综合交通运输干

线，并以其为发展轴线，带动经济带的发展[8]。其中，在核心节点城市建设产业园区就是一大重任。“点

轴带动”发展思路下，“一带一路”未来发展轴线已进一步细化为包括中俄蒙，新欧亚大陆桥，中伊土、

中巴在内的九大经济走廊，沿各经济走廊将建设重点产业园超过二十个。 
在二十多个重点产业园中，位于新欧亚大陆桥沿线的产业园区为“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哈萨

克斯坦阿斯塔纳–新城经济特区”；位于中俄蒙经济走廊的则为“满洲里、二连浩特和绥芬河(东宁)、吉

林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实验区”；位于中新(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则包括“中码钦州产业园”、“马中关

丹产业园区”、“印尼–中国综合园区”、“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等。“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八大领

域，分别是基础设施、贸易、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生态环保、人文和海上项目。其中，能源合

作将是重中之重。 
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 70 多个在建的经济产业合作区项目，年产值超过 200 亿美元，

为当地创造 20 万个就业机会。 
中巴经济走廊上的瓜达尔港中巴产业园就是典型，将集聚中国所有在“一带一路”建设引领下赴巴

基斯坦投资的企业，中芯国际、华为等企业都将入驻。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也即将开园。 
同时，在中国本土，宁波中意(宁波)生态产业园正带动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带动中国节

能环保产业技术升级。 
“一带一路”一方面可以承接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过剩产能，为中国产业集群升级腾挪空间，

中国产业集群则可以集中人财物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先进产业，即在全球价值链中，从生产制

造环节转向核心技术开发、设计以及营销服务、品牌运作等环节，也就是通过培育技术能力、本地网络

和创新系统，谋求在全球价值链上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从而进一步加快产业升级；

同时为中国产业内集群从领导企业处所学到的知识(主要来自于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应用，即促进具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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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产业集群提供了绝佳市场，从而促进中国产业集群升级。巴西南部 Sinos-Valley 鞋业集群升级在拓

展拉丁美洲市场后反而发展起了产品的设计能力[9]就是例证。而国际产业园合作模式则成为“一带一路”

通战略实施的纽带和引擎，这无疑将带动中国产业集群向全球价值链两端攀爬，促进中国产业升级和产

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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